
行走江南，访过无数古镇。有
的只剩陈旧空巷，徒留岁月萧瑟；
有的喧嚣过度，被商业化冲淡了历
史底蕴。义乌佛堂古镇，却是难得
的两全之境。它像一卷持续续写的
史书，古页沉淀千年风骨，新篇书
写时代风华。漫步其间，青石板承
接步履，黛瓦墙收纳流云，江风拂
面，一边是千年商埠的温润余韵，
一边是联通世界的鲜活烟火。一镇
贯古今，一步越千年，沉浸式穿行
于此，令人心生沉醉，久久回味。

在友人陪伴下，缓步踏入古
镇。佛堂气韵，源于山水形胜，成于
千年商脉，厚于人文风骨。这座始
于南朝的古镇，依义乌江而立、因
水运而兴，自古便是浙中水陆咽
喉、南北商贾汇聚之地。滔滔江水
奔流不息，载过千帆归渡，迎过四
海旅人，层层积淀下独属于佛堂的
岁月底蕴与烟火故事。古镇之名自
带禅意温情，源自一段流传千载的
济世传说。相传南朝年间，义乌江
水患频发，两岸百姓屡遭灾苦。达
摩祖师云游至此，悲悯苍生，以磬
为舟、过江渡人，护佑一方安宁。乡
人为感念恩德，立寺祀之，“佛堂”
之名由此定名、代代相传，让慈悲
向善、厚德安民的底色，浸润街巷
阡陌，融入一方水土。

山水灵秀处，历来有名贤栖
居。千百年间，书香与商道在此相
融共生，雕琢出佛堂独有的温润气
质与进取风骨。南朝傅翕隐居云黄
山下，结庐修道、广施教化，融汇
儒、释、道三家要义，安民济世、泽
被乡邻，成就源远流长的双林文
脉，让佛堂坐拥“千年古镇、清风商
埠、佛教圣地”的美誉，崇文向善、
质朴厚德的民风自此扎根生长。南
宋名儒徐侨，更是古镇文脉的精神
标杆。作为理学大儒朱熹门下贤
士，他一生清正刚直、心怀家国，以
勤政爱民著称，被恩师赞为“明白
刚直士”。晚年辞官归乡，他不恋闲
适、心系桑梓，修水利、筑堤堰、辟
良田、兴文教，躬身造福故土。由他
主持疏浚修缮的马堰渠，清流潺
潺、亘古不绝，千年滋养阡陌良田，
护佑百姓安居耕作。清廉务实、耕
读传家、义利相兼的品格，沉淀为
古镇精神，成为后世佛堂人诚信立
商、敢闯敢拼的初心源头。

依托义乌江得天独厚的水运
之便，明清两代，佛堂商埠迎来鼎
盛风华。彼时江面千帆竞发、舟楫
林立，码头车马往来、人声不绝，南
北货物在此聚散，竹木粮油、丝绸杂
货通达四方。古镇老街街巷纵横，会
馆毗邻、店铺栉比，船工号子、商贩

吆喝、行人步履交织成市井长歌，奏
响江南商埠最鲜活的繁华乐章。家
喻户晓的“鸡毛换糖”，便在这片热
土生长繁茂。一代代佛堂儿女肩挑
货担、栉风沐雨，走村串巷、奔走四
方，以微小坚守、坚韧打拼，奏响义
乌民间商贸的传奇篇章。元末明初
文豪宋濂游历佛堂山水，欣然落笔
盛赞此地：“山水清嘉，商贾辐辏，民
风淳厚。”短短数语，精准定格了千
年古镇昔日鼎盛风貌。

今日漫步古街，脚下青石板经
数年人来人往、风雨侵蚀，温润细
腻、肌理深刻，每一道纹路都是岁月
镌刻的印记。两侧马头墙高低错落、
气韵安然，老铺面木质沧桑，雕花窗
棂藏着旧时匠心，错落老宅静默伫
立。一砖一瓦皆含故事，一巷一陌尽
载沧桑，行走其间，仿佛穿越悠悠时
光，与千年商史温柔相逢。

如果说古街流水沉淀了佛堂
的厚重过往，那么新潮烟火、万象
新生，便成就了这座古镇惊艳当下
的现代风华。千年流转，佛堂从未
止步于守古，始终与时俱进、迭代
生长。借力义乌市场的澎湃势能，
千年古埠华丽蝶变，从区域性水乡
市集，跃升为货通天下、链接全球
的商贸高地。包容、创新、鲜活、进
取，已然成为新时代佛堂鲜明的气
质标签。

如今的佛堂，早已是声名远播
的网红打卡地、江南风情标杆古
镇，更是总台 2026 年春晚义乌分
会场的取景地之一。凭古今共生的
独特气质，常年引得四方游人奔赴
而来、览胜流连。新旧交融的极致

浪漫，在古镇核心街区展现得淋漓
尽致。老街肌理未改、古韵犹存，却
处处焕发新活力：老旧民居改造的
非遗工坊雅致清幽，竹编、红糖、剪
纸等传统手艺代代坚守、推陈出
新；隐于巷陌的清茶小馆静谧安
然，袅袅茶香浸润江南温婉；新潮
文创小店、文艺咖啡铺、特色网红
美食店错落排布，琳琅满目的跨境
好物、原创文创、时尚饰品汇聚一
堂。传统匠心对接世界潮流，千年
古巷兼容古韵烟火与时代新风，新
旧共生、动静相宜，韵味悠长。

一日之中，佛堂最美的光景，
莫过于暮色四合、华灯初上之时。
夕阳垂落江面，余晖铺满黛瓦白
墙，为整座古镇镀上一层温柔金边。
转瞬灯火次第绽放，暖光灯带缠绕
飞檐翘角，霓虹光影倒映粼粼江水，
古风建筑的雅致轮廓与璀璨灯火交
叠相融。江波轻漾、光影摇曳，晚风
穿巷、温柔拂面。滨江步道游人如
织，江上游船缓缓穿行，岸边笑语盈
盈、烟火融融。街头浅唱悠扬，美食
香气漫溢街巷，孩童嬉闹奔跑，旅人
驻足观景拍照。老街不再只有静谧
沧桑，更拥有生生不息、滚烫鲜活的
现代人间烟火。晚风穿古今，灯火暖
山河，驻足其间，时常恍惚不知今夕
何夕，只觉古今在此温柔相拥、岁月
在此安然盛放。

走出古街放眼全域，佛堂的现
代质感扑面而来。宽阔通畅的市政
道路四通八达，现代化商圈、精品
文旅民宿、潮流休闲街区有序铺
展，智慧便民设施遍布街巷。整洁
雅致的人居环境、多元丰富的消费

场景、开放包容的城镇气质，彻底打
破了大众对古镇老旧闭塞的固有刻
板印象。在这里，古韵不是封存的标
本，而是滋养新生的根基；新潮不是
对传统的颠覆，而是对文脉的接续升
华。清晨踏古巷、访古寺，可寻千年禅
韵、回望商埠旧梦；午后穿新街、逛市
集，可览万国好物、感受时代活力；夜
临江畔、静观灯火，可沉醉古今交融
的温柔烟火。古韵托举新潮，新潮活
化古韵，新旧共生，双向成全。

穿行整日，遍览街巷山水，我终
于读懂佛堂的独特魅力。千百年间，
山水滋养文脉，商道淬炼品格，禅韵
书香、诚信实干、厚德向善的精神深
深扎根；新时代浪潮之下，这片热土
勇立潮头、敢闯敢创，以开放姿态拥
抱世界，以创新力量续写传奇。

青石板承载百年初心，霓虹灯火
点亮时代理想；老巷宅院藏尽岁月沧
桑，新街闹市盛放人间繁华。历史赋予
厚度，现代赋予活力，文脉滋养风骨，
烟火温润人心。历史与新潮、静谧与喧
嚣、古朴与时尚、底蕴与生机，在佛堂
每一寸土地里和谐共生、相得益彰。

这场跨越千年的古镇漫游，既是
山水风物的观赏，更是一次心灵的浸
润与启迪。佛堂之美，美在古而不衰、
新而不躁，美在守正创新、古今相融。
它携千年商埠的深厚底气从容伫立，
怀奔赴世界的蓬勃锐气昂扬生长，让
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让时代新潮落地
生根。温柔而磅礴、厚重且鲜活的佛
堂古镇，藏着江南最绵长的岁月风
华，书写着新时代城镇最动人的成长
传奇，值得每一个远道而来的人静心
品读、温柔相逢。

在佛堂镇穿越历史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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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夏溽暑，炎光泼地。蝉声从早聒
噪到晚，热风裹挟潮气漫进街巷，连入
夜的空气里也带着白日留存的燥热。今
人消暑，无非空调冰饮。古人没这些，倒
把漫漫苦夏过出万般意趣——找一处
阴凉，握一把扇子，做几样吃食，慢慢把
日子摇凉了。

消暑先寻纳凉之地。水边柳荫最宜
人。夏日河塘，柳条垂到水面，叶子密密
匝匝遮出一片荫，人往底下盘腿一坐，
水面拂来湿润清风，拍在脸上凉丝丝
的。北宋词人秦观有一回纳凉，写过这
样的句子：“携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
倚胡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
在香。”他一心追逐的，便是这无形却遍
在人间的清润凉意。柳外、画桥、月明、
船笛、池莲，五样景致凑一块，所有燥热
尽数隔绝于诗意之外。

城里的穿堂弄巷也是凉地。高墙窄
道，烈日难以穿透，风在拐角打了几个
弯，吹到身上都是软的。午后最热那阵，
踱步进入巷子深处，檐瓦把天光筛碎，
脚步一慢，心也跟着静下来。巷子尽头
若有一口老井就更好，凑近井口，冷气
顺着井壁往上爬，人往边上一站，汗就
收了三分。

寻得凉地，还需手中有物。蒲扇摇
出来的是柔风，不像电扇劲风那样生硬
地往身上撞。闲坐院里，有一搭没一搭
地摇着，风来了又走，不急不缓。有首

《蒲扇》诗：“九骨青蒲扇，轻摇夏日长。
清风来满握，明月在中央。”一把扇子握
在手里，清风明月都在掌心，这份悠然
意境，远非空调能比。夜里铺一领竹席，
躺上去不粘皮肤，背后微微沁着凉，窗
外蝉鸣再响，亦不扰一席清梦。雅致之
人还需焚香，北宋词人周邦彦那几句最
有名：“燎沉香，消溽暑。鸟雀呼晴，侵晓
窥檐语。”香一燃，潮气化开，鸟雀也跟
着欢快起来。

消暑的吃食更是重头。井水浸过的瓜果，是夏日独
有的清甜。脆瓜甜李往深井里吊上半天，捞出来咬一口，
凉意从牙根直达脚心。有人模仿宋人方回写“浮瓜沉
李”：“投李得甘瓜，浮沉共一井。夏热不可触，此味清且
永。”一个“永”字写得绝妙，那口凉意在嘴里盘桓好一阵
才散。绿豆汤家家熬，煮到豆子开花，汤色清中带碧，晾
凉了喝，伏天灌一碗，胸中燥热顿消。江南人爱白酒酿，
温润的甜，浅浅的醇，一口下去，米香顺着喉咙滑下去，
身上慢慢透出凉。山野间还有择子豆腐，秋里收的橡子
磨粉，凝成琥珀色的冻，切条浇蜜，入口清润，带着山林
的气韵，一碗下去暑气便去了七分。

唐人讲究“槐叶冷淘”，杜甫写过：“青青高槐叶，采
掇付中厨。新面来近市，汁滓宛相俱。”槐叶捣汁和面，做
成碧绿面条，过井水凉透，浇上蒜醋，呼噜噜吸一碗，从
头凉到脚。南宋杨万里《咏酥》写吃冰碗：“似腻还成爽，
才凝又欲飘。玉来盘底碎，雪到口边销。”那时候冬月藏
冰，夏月取用，碎冰浇上蜜汁牛乳，比现在的冰淇淋还讲
究。杨万里也馋这口：“帝城六月日卓午，市人如炊汗如
雨。卖冰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开。”还没吃呢，听见
叫卖声心里就先凉了半截。

古人消暑还讲究“听”。夏夜纳凉，听蝉、听蛙、听雨
打荷叶。蝉声虽聒噪，听久了反倒衬得四下安静。蛙声是
另一番滋味，雨后最盛，一片蛙鸣从稻田深处涌来，带着
水汽和泥土的清香。最妙是一场透雨，雨前闷热难熬，可
一旦落下来，豆大的雨点砸在瓦上叶上，噼里啪啦响成
一片，暑气被雨水一浇，腾起一层白烟。

说到底，外物带来的凉意终究有限。唐代诗人白居
易那首《消暑》说得最透：“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眼
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热散由心静，凉生为室空。”内心
安宁，清凉便自心底而生。唐代诗人孟浩然闻“荷风送香
气，竹露滴清响”，曾几觉“时有微凉不是风”——那点凉
未必是风给的，是心安之后自然滋生。杨万里写得更细：

“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
时有微凉不是风。”微凉哪里是风？是心静下来后，连月
光都带着凉意。

暑热年年有，躲不掉也不必躲。人这一辈子跟过
夏天一个道理：年轻时急躁，一热就烦，恨不得拿冰块
隔绝所有燥热。后来明白了，热是天的事，烦是自己的
事。你急着找凉快，反倒哪儿都热；安安静静坐下来，
摇两下扇子，喝一碗绿豆汤，看看树影，汗就自己退
了。所谓消暑，不过是学着跟热共处。心宽了，巷子里
就有风；人定了，席子上就有凉。日子过着过着，最深
的道理往往最朴素：凉意不在别处，就在你肯慢下来
的那一刻。

夏
日
说
消
暑

母亲总说，老天爷安排的节气，
都写在吃食里了。

入伏那日清晨，蝉鸣尚浅，母亲
已经在厨房忙活开来。粗瓷盆里，面
粉堆成雪山，她一只手缓缓加水，另
一只手从盆底往上抄，三翻两揉，面
团就服帖了。她的手掌宽厚，指节粗
大，常年劳作让指纹都磨平了，但揉
起面来却格外灵巧。面团在她掌下
转着圈，渐渐光洁如缎，盖上湿笼布
静置醒发。这时候她才直起腰，拿胳
膊肘蹭蹭额角的汗，冲院里喊一声：

“摘把苋菜来！”
饺子馅照例是苋菜鸡蛋的。苏

北的苋菜伏天正肥，叶子红得发紫，
焯水后汁液把白瓷盘都染了。母亲
切菜不用案板，就在手心剁，菜刀起
落间，紫红色的碎末簌簌落下，像下
了一场小小的花雨。鸡蛋是自家鸡
下的，黄澄澄的，在油锅里摊开，用
筷子搅成碎金。拌馅时她总要加一
勺猪油，说是“锁住鲜气”。那双手在

馅料里翻搅，指甲缝里嵌着红绿，她
却浑然不觉。

擀皮是母亲的绝活。
小擀面杖在她手里
活了一样，面团转
一圈，一张圆
皮就飞出来，
中间厚边缘
薄，托在掌心
里微微透光。
我 学 了 许 多
年，擀出的皮总
是歪扭的，母亲笑
我：“手劲不对，面也
欺生呢。”她包饺子更快，取
皮、放馅、捏褶，一气呵成，饺子个个
像元宝，肚子鼓鼓的，站在高粱秆做
的篦子上，一排排齐整如雁阵。

水沸了，饺子扑通扑通跳下去，
母亲用笊篱背轻轻推，防止粘底。等
它们都浮上来，胖嘟嘟地挤作一团，
她淋一次凉水，再沸，便捞。第一碗

饺子照例要供在灶王像前，供完才
轮到我们，醋碟里漂着蒜末，咬开

薄皮，紫红色菜馅溢出，
烫得我直吸气。母

亲坐在旁边，慢
悠悠地包着下
一批，自己一
个不吃，只说
不饿。

到 了 二
伏，面就登场

了 。母 亲 做 的
是凉面，面要擀得

薄，切得细。她擀面
时整个人都在用力，肩膀

一耸一耸的，面皮在杖下渐大渐薄，
薄到能看见底下案板的木纹。切面
更见功底，刀贴着手指，嚓嚓嚓，面
条如丝线般散开，撒上薄面抖一抖，
根根分明。水沸下面，滚两滚就捞，
过三遍井水，码在青花碗里，浇上蒜
泥麻酱，搁一撮黄瓜丝。那面爽滑得

不用嚼，吸溜一声就下去了，暑气似乎
也跟着溜走了大半。

后来我到城里读书、工作，伏天再
没回过家。有回在超市看见速冻饺子，
买回来煮了，皮厚馅腻，吃两口就搁下
了。给母亲打电话，说起这事，她沉默
片刻，说：“伏天的饺子，得用新麦面，
苋菜要带露水掐的，你买的那些，机器
做的，没魂儿。”

去年伏天，我特意休了假回家。母
亲老了，揉面时手腕会抖，擀皮也慢
了。但苋菜还是她亲手剁，鸡蛋还是自
家鸡下的。我陪她包完最后几个，她忽
然说：“其实这些规矩，也就是个念想。
人活一辈子，总得有点东西是按时令
来的，不然日子过得太飘了。”

吃完饺子，她又在准备二伏的面
了。案板还是那块案板，擀面杖还是那
根枣木的，只是母亲再也不年轻了。我
接过擀面杖说：“妈，您歇着，我来。”

她站在旁边看着，嘴角慢慢扬起笑
意，像伏天的苋菜叶子，舒展又温柔。

母亲的伏天美食

◆
文
化
漫
谈

􀲻
张
永
锦

◆随行漫记 􀲻坊 坊

◆朝花夕拾 􀲻李 坤

佛堂古镇一景佛堂古镇一景

饺子饺子


